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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动的力量
刘 凯

! ! ! ! ! ! !"#在央视一套黄金时段播出

樊馨蔓仍然慢条斯理地说：“你看，如果
我一次做好了，不用修改，岂不是节省了大
家很多精力？”樊馨蔓仍然是柔声细语，但是
背后的坚定谁都听得出来：“朱波，在这一点
上我非常希望你能支持我。我每一个细节都
要尽善尽美。注意细节，这个加了 !"#，那个
加了 !"#，这个加了 !"$，那个加了 !"!#，那可
能最后加起来就是 #!分了。你要明白一点，%
分和 #!分是绝对不一样的。%分是好节目，
#!分是好作品。”她顿了顿，看着朱波，然后
说：“我只能向你保证一点，在你节目播出最
后时间之前完成，而且是最好的！”
朱波知道，樊馨蔓但凡作出了保证，就说

明这事没有回旋余地了。他苦笑着向陈镭说：
“镭老师，现在九头牛也没用了。您看怎么办
呀，这不是樊妹妹，这是我的樊奶奶呀！”

$!!&年 #月 &#日，农历 $!!$年的最后
一天。已经是下午，再过几个小时就是除夕，
虽然是禁放鞭炮，但是东西南北各处仍然传
来稀落的爆竹声。中央电视台彩电中心内仍
然灯火通明。台长刚刚审完春节晚会的最后
几个节目，从一号厅出来，直奔三号审看间。

审看间坐满了人，都来自新闻中心，这
是新闻中心特别节目《感动中国》的审看会。
台长问新闻中心主任李挺：“这时候审？你们
真沉得住气。你们都看过了？”李挺说：“看过
了。不能透露太多，还是您自己看。说起来丢
人，那么多人面前我流了三次眼泪。这么多
年没有过的事。”

台长看到了坐在后排的樊馨蔓，他对这
个女导演是有一点印象的，就问：“小樊，你
是导演，自己的作品，你说呢？”樊馨蔓说：
“怎么说呢？我觉得，如果初八的黄金时间播
出，不到正月十五，满大街连卖红薯的都会
知道《感动中国》。”

台长有一点惊讶地环视了大家一眼，没
有人做声。朱波苦笑，暗暗叫苦：我的樊奶奶
呀，您这是王婆卖瓜了。全台多少节目啊，台

长光看就看过多少？您这话可不太幽
默呀。梁建增大概也没想到台长会这
么直接问，更没想到樊馨蔓会这么回
答。这是有点自信过度了，如果没有
达到感动领导的效果，那这话就适得
其反了。

安静的一瞬，出奇的明显。大家
都感到了这话带来的后果，有点不知道怎么
办。梁建增悄悄向坐在审看机旁边的朱波做
了个手势。
正在大家感到有点尴尬的时候，忽然音

乐响起来。审看间的灯渐渐暗了。安静的 #$!

分钟。在一个坐了 #$个人的房间里，除了节
目的声音，没有一点动静。屏幕上，主持人最
后的告别话语刚完，全场观众的掌声响起来，
一张张噙着泪水的眼睛。掌声经久不息。朱波
适当地按了审看机的暂停键。灯亮了。大家的
目光都从屏幕上移开，望向台长。
台长没表情，从沙发里坐直了身体，看了

大家一眼，又看了看表。朱波的心有点往下
沉，因为以他的经验，梁主任和李挺主任看完
后，都是最快地作出反应。梁主任当时是向大
家微笑了一下，说：“向上送审。”李挺主任眼
睛从屏幕上离开的时候分明是带着泪花的。
但是现在，台长的表情有点让人摸不着头脑。
他还看了看表，难道是嫌长么？

仍然没有人说话。台长自己笑了一下，
说：“太长。”朱波放在审看机上的手抖了一
下，触动了播放键。画面动起来，赶紧又伸手
按停。台长接着说：“把所有的文艺因素拿掉，
朴素一些，单纯一些。这样时间会减很多，然
后，安排在一套播出吧。争取在正月十五前，
让所有观众都知道《感动中国》。”朱波心头一
阵巨大的喜悦，所有的悬念都有了结局。他看
到现场每个人脸上都现出了轻松的表情，这
是大家最希望的结果。

$!!&年 $月 #'日，第一届《感动中国》
在央视一套黄金时段播出。
那天晚上，《感动中国》全组人员在一起

吃饭庆祝，朱波接到两个电话，一个是电视台
办公室打来的。朱波一接听，就有点紧张。因
为电视台办公室是行政部门，很少会直接向
业务部门的执行者打电话的。电话里对方转
达：一位中央领导和全家人一起看完节目，饱
含热泪，说很好，向中央电视台以及节目组表
示祝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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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 $"#猛然撞在附近山头上

李志强说：“倒车！”张小辉问：“倒车做什
么？”“放大灯向后开！”张小辉明白过来了，李
志强想牺牲自己，来保全路上一大串的汽车
和军火给养。“那么，我来开，你下去！”张小辉
又夺回方向盘。“小辉，这不是闹着玩的，危
险！你快下去！”“我危险，你不危险？还是你
下去！”“啊呀，哪有时间跟你磨牙，
我命令你下去！”李志强第一回对张
小辉发火了，夺过方向盘倒起车来。

张小辉并未生气，而且也不跟
李志强争夺方向盘了，说：“既然你
不下去，我也不下去！人在车在，我
张小辉绝不能只管自己，临阵脱
逃！”“啊呀，你这个同志也真倔，两
人在一起作无所谓的牺牲，没有必
要嘛！”李志强把车子倒了出来，向
前开了一段路，“快，小辉，我求求
你，快下去吧！”“不！我不下去！我
要帮你冲过封锁线！”

李志强见执拗不过他，就也不
强他所难了。他打开车前大灯，疾驰
而去。群中又有人议论开了：“这司
机开大灯，向后倒干什么？”“嘿，还
不是为了把敌机引开，帮大家解围！”“真英
雄！”“啊，这是我们连里的老李啊！”“这一下
他可担风险了！”“没关系，这个人胆大心细，
他会想法子对付敌机的。”
果然，头顶上由奎恩沛率领的四架敌机，

发现地下有一辆车开大灯疾驰而去，他们就
像饿虎扑食似的，恶狠狠地扑了过去，先扫一
阵子机枪，然后再发一串火箭炮，打得地面的
青草起了火，腾起了烟。
李志强见敌机来势凶猛，更加大马力向

前驶。只听见机枪弹、火箭弹从耳边和车边擦
过，几次差点被击中。开了好一段路，已把敌
机引出封锁区。他觉得再快速开车容易被击
中目标，于是就改变战术：用捉迷藏的办法和
敌机斗。他一会开大灯疾驰，待敌机快接近
时，突然闭了灯，刹住车，然后慢慢行进。敌机
搜寻不到目标，又扔下了照明弹，他又开大
灯，放足马力急驰。如此七八次，把敌人激怒
了。一架由劳赖斯少尉驾驶的敌机急速俯冲
下来，想一下子击毁这辆汽车，谁知来势太
猛，躲闪不及，猛然撞在附近山头上，砸得粉
身碎骨！

张小辉从车窗外望出去，不由得拍手欢
呼：“美国佬的空中优势，变成空中撞死了！”
李志强风趣地说：“即使咱们汽车被打坏，这
回也够本了( ”

奎恩沛等另三架敌机上的美国飞行员见自
己的伙伴丧了命，更加恼羞成怒，气势汹汹地非
要把这辆汽车彻底摧毁不可。他们也改变了战

术：由一架飞机专门向公路扔闪光弹、
照明弹，其余两架飞机前后夹攻。
李志强仍然沉着机智跟敌人磨，

跟敌人斗，时间尽可能长地牵制敌人
的飞机，好掩护我军车辆全部突围。
他开开停停，停停开开，使敌机难以
捉摸到他的方位。

突然，一阵枪弹扫来，李志强右
臂被窗玻璃擦伤了，只觉得一阵麻
痛，沉重得难以抬起手来。“啊，你挂
花了！”张小辉吃了一惊。“没有关系，
一点轻伤。”“让我来开，你自己包扎
一下。”张小辉想接过方向盘。“不，不
碍事！我可以开！”李志强咬了咬牙，
拨动方向盘，开得更快了。就在此时，
敌机又射来一串子弹，射碎了他的车
窗，碎玻璃砸在李志强面颊上，他被

弄得两眼昏花，看不清什么了。张小辉也负了
轻伤。他此时连忙从李志强那里接过方向盘，
一只手开车，一只手打开急救箱，替李志强包
扎。汽车风驰电掣般在公路上开去。
李志强一俟神志清醒，又想接过方向盘。

“李叔，快休息一下，你不能动！”“我可以开，
小辉，你快跳下车！”“不行，要下你下，我怎么
能下？”“小辉，敌机追得那么凶，要是牺牲也
只牺牲我一个人，你没有必要在车上陪我！”
又强调说，“小辉，我这是对党负责，对战争负
责，希望你听我的话。”“不行，你已经伤成这
样了，不顾自己，还顾我？李叔，今天就是死，
我也要死在车上了，我决不下去！”“小辉，培
养一个驾驶员可不简单啊，我们这场战争又
多么需要驾驶员啊！”“那么你呢？”
李志强哑口无言了。他知道在这种情况

下，张小辉是绝不会只顾自己而把他扔下的。
他装出有点不高兴的神情，说：“不跟你磨牙
了。”“李叔，你放心吧。我接你的班，不会让你
丢脸的。”李志强的脸又被血水封住了。张小
辉停车又给他包扎了一下) 并用纱布抹去了
他脸上的血水。


